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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稍微想一
下，立刻就明白了，因此他故作不經意地將
斷弦取了下來道二 「駱先生這一手不愧高
明，祇可惜妄用了一番心計，仍是得不償
失，我不過斷了一根弓
弦，你卻把最有利的工具全部用完了！」

駱仲和微怔道： 「難道你還另有一根蛟
筋不成！」

金蒲孤淺笑道： 「蛟筋固然難得，可是
我殺死一條蛟龍後，剔骨取筋，當不止這麼
一點！」

駱仲和果然臉色一變，隨即強逢自鎮定
道： 「即使你重新配上一條蛟索，我也不在
乎！」

金蒲孤冷笑道： 「這倒不見得吧！假如
你對我的金僕姑長箭無所忌憚，那你最後的
一支毒釘不會用來對付我的弓弦了，你一定
是怕我中釘之後，利用毒性未發作之前，拚
命射出一箭，來個同歸於盡……」

駱仲和呆了一呆厲聲獰笑道： 「不錯！
姓金的！你的確聰明，雖然我不相信你那一
箭真能傷得了我，可是我做事一向慎重，絕
不作無謂的冒險，所以我寧可先斷弓弦，使
你沒有反抗的餘地！」

金蒲孤哈哈大笑道： 「金某既然以射技
為擅，總不會祇配帶一根弓弦吧！」

駱促和臉色一變道： 「難道你身上還帶

著另一根弓弦！」
金蒲孤也大笑道： 「當然了，我不但帶

著另一根弓弦，而且馬上可以安上去，這次
我看你還有什麼方法來破壞它，駱仲和你等
著挨箭吧！」

說完伸手人懷，作取物之狀，駱仲和神
色大變，厲聲大叫道： 「各位弟兄！上！」

他首先衝了過來。
駱強等十一人也飛身逼近，意圖阻止金

蒲孤取出弓弦，誰知全蒲孤的手從懷中猛然
一翻，灑出一片銀光，立聞連聲慘呼，血水
四濺！

原來他利用這個機會，取了修羅刀，仗
著銳利無匹的刀鋒，掃向衝上來的人等！

駱仰和最為狡猾，他發動最快，到得卻
最遲，突覺寒光泛肌，連忙抽身退後，駱強
也是一樣心思，一看情勢不對，祇衝到一半
即已停止上前，金蒲孤刀光乍現，身前已倒
下六具血淋淋的屍體，都是攔腰斬成兩截，
另有三個人卻被斬斷一臂，痛得滿地亂滾，
祇有駱仲和駱強與另一個出手較遲的漢子，
倖免於難，金蒲孤一擺手中修羅刀厲聲道：
「今日之事，可怨不得我辣手！」

駱仲和朝他手中的短刀看了一眼，突然
叫道： 「駱強！駱義快退出去！」

駱強退得最快，搶在第一個退到牆邊，
駱仲和祇差一步趕到他的旁邊，祇有那叫駱

義的漢子獨自怔立當場，攏著雙手叫道：
「使不得！還有我們自己人在這兒呢！」

駱仰和大叫道； 「不管了！今天我絕不
放這小子出門！」

語聲方落，已與駱強退入一所暗門，金
蒲孤見狀知道他們又要施展什麼陰謀，連忙
追了過去，可是他才奔出數步，眼前忽地一
暗，四邊的門窗都閉死了！

耳中祇聽得駱義大叫道： 「主人！你不
能這樣對我們！」

金蒲孤順著聲音摸了過去，一把抓住他
的手道： 「他們要用什麼方法？」

駱義用手一掙，居然把金蒲孤摔出老
遠，足見他勁力之深。

金蒲孤連忙道： 「這種人還值得你們為
他效忠嗎？」暗中寂靜無聲，片刻後聽得駱
義一歎道： 「主人！你對我不仁，就不能怪
我不義了，金大俠！你手中那柄短刀鋒到什
麼程度？」

金蒲孤聽他口氣已有鬆動之意，連忙
道： 「這是天下最利之器，無堅不克，無所
不摧！」

駱義道： 「金大俠！你肯把它交給我
嗎？」呂子奇連忙道： 「金大俠！這可不能
大意……」

金蒲孤笑了一聲道： 「在這暗無天日的
密室中，再利的武器也不足以防身，不如交
給他算了！」

說著將刀送了出去。
駱義伸手接過了短刀然後道： 「這

室中四面都裝著機關，祇要踏錯一步，立刻
萬箭俱發，因此請各位站在原地不動，待我
去 破 壞 機 關 弦 後 ， 再 帶 各 位 出 去 ！ 」

（一六十）

和梅幸尼姑一同回到家裡時，正好兩間廟的住
持先生也來了，客人正陸續抵達。

田治見家世世代代都信奉禪宗，參拜的是村子
裡的蓮光寺，但死去的哥哥久彌自年輕時就追隨鄰
村真言宗的麻呂尾寺住持——長英先生，所以弔祭
的法事便邀請蓮光寺及麻呂尾寺的人。

麻呂尾寺雖然是在鄰村的境內，但從地形上來
看，反倒和八墓村的關係較深，信徒也以本村的人
居多。身為住持的長英先生已經八十歲，身體比較
衰弱，大部份的時間都躺臥在床上，廟裡的工作都
交由戰後才上山的英泉先生來處理。姥的慶勝院附
屬於麻呂尾寺，當需要人手的時候，梅幸尼姑都會
來幫忙。

都市裡的婚葬喜慶都已經簡化了，但鄉下還是
很重視這些風俗習慣，不論吉、凶，都盡可能弄得
熱鬧一點。尤其是村裡首富的田治見家，在頭七的
日子裡，仍然有數十名訪客。．法事從兩點左右開
始，因為分屬禪宗及真言宗的兩個寺廟都來做法
事，所以整個活動一直持續到四點多將近五點的時
候才結束。接下來主人家就要準備齋飯宴請法師和
賓客。

家裡雇來燒炭、運材、養牛等工人，以及其他
村民們，都聚在一同靠近廚房的房間裡，大夥兒一
起用餐，至於親戚、村裡的重要人物，則是在將兩
間八坪大和室打通的餐廳用餐。

小梅和小竹姑婆指示廚房裡為兩個和尚準備正
式齋飯，其他人則是一般的套餐即可。
發號施令的是兩個伯母，但真正做事的卻是姐姐，
我不禁擔心起她的健康情形來。

「姐姐，你還好嗎？如果太勞累，對身體不太好喲！」
「我還好，謝謝你，真的沒有問題的，請你不要擔心。」
已經準備好的兩份齋飯及將近廿份的宴客餐，就擺在廚房的

工作台上，姐姐露出蒼白的臉色，顯得有點疲憊的樣子，她的眼
睛看起來一點精神都沒有。

「姐姐，你看起來臉色很差，剩下的事就讓阿島及傭人去做
吧！你應該先躺著休息一下。」

「沒有那麼嚴重啦！我可以再支持一下。辰彌，請客人就位
吧！」

「可以就位了嗎？那麼我去招呼了。」
當我正要離開的時候，典子跑來找我。
「辰彌哥！」

典子很小聲地叫我，並朝我望了一眼，立即將頭低了下去。
典子很少主動和我說話，她也從來不曾叫我哥哥，今天是頭一

次叫我，害我覺得有點尷尬。
可是看到天真活潑，毫無心機的典子，我祇能露出苦笑。如

果她是一個年輕又具有魅力的女人的話，也許情況又不同了，今
天典子特別薄施脂粉。

「啊，有什麼事嗎？」
「慶勝院的住持有事情找你。」
「是嗎？謝謝你，請問住持在那裡？」
「在那裡。」
典子帶我到玄關旁邊的房間，進到房間時，梅幸尼姑正好準

備回去。
「啊 ！ 法 師 要 回 去 了 嗎 ？ 現 在 正 準 備 開 飯 呢 ！ 」

（四十七）

顧躍仙道： 「我們何不同到後桃源一遊？」蔣青巖道： 「恐
他園內有人，不便進去。」張澄江道： 「我們於今都是自家人，
使是岳父曉得何妨！」一邊說，一邊竟大跨步走到園外邊，一手
將園門推開，便往內走。蔣青巖不得已。一同進去，轉彎抹角來
到溪邊，兩岸的桃花，盡隨流水，一片綠陰，數聲黃鳥，因口占
一首詞兒道：聲老黃鵬，一溪清淺桃花片。舊時嬌面，待與重相
見。好事多磨，怎奈人牽伴。雙雙燕，來去堪羨，遙望香閨遠。

右調《點絳唇》
三人正在觀看之際，不料那個挑柴的老兒，忙忙從後趕來，

叫道： 「官人們，官人們，後面是內宅，今日又值夫人小姐們在
亭子上看花，不要亂走。」蔣青巖原意不肯同張澄江和顧躍仙進
去，恰好聽得此言，忙忙扯住他二人道： 「正是，正是。我們快
回去，莫待岳父知道，說我們不避嫌疑。」張澄江和顧躍仙笑
道： 「青巖兄是前度劉郎，落得做好人。也罷，我們且回去，少
不得重來有日。」說罷，三人攜手，一路走出園來，那老兒連忙
將門閉了。此時日已暮，蔣青巖悶悶而歸。

再說那三位小姐和韓香，早飯後便同到園中，坐在牡丹亭上
著了一會圍棋，然後賞花，那花果然開得茂盛。大家賞玩了半
日，韓香起身到向日放蝶的所在，去觀望了幾次，絕無人影。直
到日暮，聽得有人說話，韓香和柔玉小姐心虛，怕是蔣青巖被人
撞見，心中不安，祇得大家散了，各歸房去。柔玉小姐又煩韓香
到前邊去打聽消息，韓香去了一會，來回復道： 「前邊無甚說
話，祇聽得廚下辦酒席，道是替三位姑爺餞行。」柔玉小姐喜
道： 「他若回去，我便無憂了，祇不知何時起身？韓姐你再到前
面去，若聽得行期，再來和我說聲。」韓香唯唯而去，才到中
堂，祇見蔣青巖和夫人坐在堂屋中間講話。韓香在旁細聽，那華
夫人道： 「本該相留多住幾時，既為此大事，祇索早去料理，七
夕前後，老身便相望了，萬不可遲。」蔣青巖連聲應諾。華夫人
道： 「恐你姑夫在外等你上席，你且出去，明早去時再進來走
走。」蔣青巖便起身前去。華夫人見蔣青巖身上的長衣，後面綻
了一條線路，忙道： 「侄兒且住，你值身上綻了線縫，可脫下來
縫縫。」蔣青巖忙忙脫將下來，自己一看，笑道： 「早是姑娘看
見，不然豈不令人取笑！」此時恰好韓香在旁。

華夫人接過與韓香道： 「你可拿去替蔣官人縫一縫。」
（三十五）

曬完衣服之後，她又走出房間來到前陽
台，看著早晨的碧潭，雲海灰濛濛的壓在
天際，一夜的繁華落盡，現在則是透著清
新的氣息。

「嗨。」
沉穩的聲音在她肩後響起，她嚇了一

跳，一回頭，對上孟虎帶笑的眼神。
「學長，你怎麼這麼早？」大概才七

點吧？
「那妳怎麼這麼早？」他反問。
「我睡不習慣。你呢？」
「我還得去公司加班。」
「星期天還要加班？不會吧？」
「如果我有助理的話，就可以不用去

加班了。」這幾天都在忙面試的事，正事
反倒被拖延了。

聽出了他的意有所指，她調皮的說：
「幸好我沒有當你的助理，不然不就累死

了。」
「妳真的決定要去化妝品公司上班？

不肯來幫我？」
「我不要搗蛋就不錯了，哪能幫你？

生技公司聽起來好嚴肅哦，我這個腦容量
好像比較適合沒負擔的化妝品公司。況
且，我已經答應對方了，不能不守信用。
」

他淺笑，點點頭。 「這裡風景很美，
跟我老家很像。」

「學長的老家在哪裡？」
「基隆。我家在半山腰，面對著基隆

港口，正好可以看見整個港灣的美景。」
「哇！那一定很漂亮。你是不是天天

可以看到許多的大船和小船？基隆我祇去
過廟口而已。」

「嗯，軍艦、商船、郵輪、豪華客
輪，都常常看見。下次我回基隆時，可以
帶妳一起去基隆玩。」

「真的嗎？那就下次嘍！」
「妳家在哪？」
「台中。」

他瞄看了一眼手錶。 「我該去上班
了，回來再聊。」

「嗯。」看著他走
進客廳的身影；她就是
這樣，明知他祇是隨口
邀約而已，但她就是忍
不住陷入期待當中。

他隱藏在溫文表情
下的，究竟是怎樣的一
顆心？為什麼他讓人的
感覺是這麼親和，偏偏
又 有 著 這 麼 遙 遠 的 距
離？

日子很快就在習慣
中成自然，崔幼晴去化
妝品公司上班，雖然薪
水 不 高 ， 倒 是 輕 鬆 愜
意，加上她個性隨和，
很快便和營業部門內的
同事打成一片。她知道
孟虎一向七點起床，七
點半出門，於是，她都
等他出門上班後才起床
吃早餐，還可以慢慢閒
逛到捷運站，因為她祇要
打九點上班的卡就行了。

孟虎卻很忙，常常忙到她躺到床上要
睡覺了，他還沒有回來。

她總是會在聽到他進門的腳步聲後才
能安心入睡。和他同住一個屋簷下，並沒
有想像中的困難；她跟他很少能碰上面，
更別說有機會談話了。

也許……她在躲著他，而他也有意要
避開她吧。

倒是她和王光陽愈來愈熟。
「別人當程式設計師都很忙，你怎麼

每天都能準時下班？」她吃著從外頭順便
帶回來的牛肉麵當晚餐，邊和在吃便當的
王光陽聊天。

「我沒有準時走呀，公司六點下班，
我都是七點才走。」經過這段時間天天一
起吃晚餐的培養下，王光陽和豪爽的崔幼
晴相處得很融洽，不會再動不動就搞害羞
這種戲碼。 （十七）

他是怎麼離開醫院的？何以院方要否認？情
形極可疑，我日經查了兩三天了！」

幾個人一起問： 「收穫是什麼？」
梁若水搖著頭： 「很難說，有兩個或更多的

病人不見了，他們的消失，決不會有任何人關
心，不會有任何人追究，若是其中一個，竟然可
以到了幾千里之外，這十分難以想像」

她的神情充滿了疑惑，我作了一個手勢：
「對整件不，你一無所知，等我講了之後，你或

許可以提供十分寶貴的意見。」
溫寶裕雙手摩擦著： 「你見到那個鬼了？」
我沉聲道： 「我沒有見到鬼，我見到的是一

個人！」
接著，我就把和齊白一起的十萬大山之行，

詳細說了出來。
溫寶裕聽得手舞足蹈，良辰美景聽得嘖嘖稱

奇，白素微蹩著眉，胡說連連吸氣，梁若水好幾
次想插嘴，都被我作手勢阻止了。

等到我講完 包括了我的分析，梁若水才
長長吸了一口氣： 「那個人，本來就是一個白
癡，你的分析很對，忽然有一組屬於五百多年
前，建文皇帝的記憶，進入了他的腦部，他就變
成了建文皇帝。」

雖然那祇是我的推測，但同樣的話，出自一
個精神病專家之口，份量自然大不相同。

各人都靜了一會，溫寶裕才道： 「好傢伙，
這簡直就是鬼上身！」

我用力一揮手： 「理論上來說，一個智力等
於零的白癡，必然是他腦部有活動，動作上卻有
障礙，所以才不能產生屬於他自己的記憶。在那
樣的情形下，何以屬於他人的記意，反倒能進入
他的腦中，進行活動？」

梁若水搖頭： 「其中必然有一個關鍵性的問
題，我還無法知道！」

白素說了一句十分重要的問題： 「這種情
形，是自然發生的，還是由什麼力量促成的？」

各人都呆了一呆，我想說什麼，可是一時之
間，卻又抓不住要說的話的中心。白素又遭：
「假設那人是在本市醫院中的一個病人，他忽然

會在十萬大山出現，理由十分簡單：建文皇帝的
記憶，進人了他的腦部，他自以為自己是建文
帝，當然會設法躲到建文帝最後幾年避難的地方
去！」

我突然叫了起來： 「不管是自然發生也好，
是由人力促成也好，建文帝的魂，上了白癡的
身，事情是在本市發生的！」

我叫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然後，迅速地向
各人掃了眼，舉起手來，用力下沉。

在我的手向下一揮之時，除了梁若水之
外，所有的人都叫了起來： 「費力醫生！」我們
突然之間，叫出了費力醫生的名字來，對我們瞭
解經過情形的人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經
過了推測，逐步被揭露出來的事實，最後的矛
頭 ， 一 定 直 指 向 費 力 這 個 怪 醫 生 ！

（八十五）


